
第一章 小乞兒的新生活 

小乞丐挺直背脊，下顎緊繃，左手用力攥緊大石塊，身上被打的地方如被火燒的

痛，她瞪著眼睛吼道：「來啊，不要命的就來，小爺我什麼都怕，就是不怕死，

來啊！」 

包圍在她四周的幾個乞丐被這架勢嚇到了，紛紛看向馬臉耷拉眉的乞丐頭頭。 

這馬臉朝地上吐了口吐沫，咬牙切齒道：「今天就先放過你，明天再敢來這邊乞

討老子把你腿打折！我們走。」 

看著一群餓狼似的乞丐們走過了街角，再也看不清身影之後，小乞丐慢慢蹲下身

子緩解腹部的疼痛，過了片刻，她深吸口氣，站了起來，撢撢身上的灰，抱著手

走向了靈雲寺的山路上。 

今日是十五，上香的貴人多，去那裡興許能混上一頓飽飯。 

此時的山腳下已經停了幾輛華蓋馬車，乞丐們不敢離馬車太近，怕車夫拿鞭子抽

他們，只能站在遠點的地方說些吉利話。 

「夫人行行好吧，可憐可憐我吧。」 

「小姐賞口飯吃吧，給您磕頭了……」 

如此的乞討聲不絕於耳，小乞丐看著這些香客，發現了一位穿著碧綠色對襟襦裙

的夫人愁眉緊蹙，一手拿著裝有素齋的籃子，一手摸了摸自己的小腹又歎了口氣

的放下。 

小乞丐噌的擠過人群朝著那位夫人跪了下去，邊磕頭邊說吉祥話，「夫人您面相

大善，定能求得善緣，得到佛祖的祝福，喜得貴子。」 

說完抬頭朝著夫人討好的笑。 

夫人聽著小乞丐的祝福話，眉間的抑鬱散了些，轉頭叫丫鬟拿了兩文錢遞給小乞

丐，然後便由丫鬟攙扶著上了山。 

小乞丐迅速將錢放進懷裡，她站起來之後環視眾人，看著乞丐們正圍著一個大戶

人家，並沒有人注意到她這裡，暗暗安心。摸了摸胸口，覺得那兩文錢似小火爐

般在發燙，她笑了笑，覺得身上都暖洋洋的。 

怕被人搶走錢，她假裝什麼都沒有討到，嘴裡嘟囔著餓死了，悄悄離開了人群。 

靈雲寺是在城外，不遠處便是一條小河。 

小乞丐來到河邊一處隱藏在林子裡的破爛茅草屋前，屋子已經不能住人了，房頂

的茅草被風吹走一半，另一半從上到下耷拉著，風一吹又掉下來幾根，門板上有

一個大洞，參差不齊的木頭碴子像野獸的嘴要將人吞噬。 

小乞丐回頭確認無人跟著她之後推門走了進去。 

秋風呼呼的刮著，即使關上門也能聽見風的呼嘯聲，她將垂下來的頭髮隨意纏到

頭上，走去將牆角處堆放稻草的一角扒拉開，用手摳那底下的一塊土，將藏在裡

面的瓦罐小心翼翼的取了出來。 

瓦罐裡面是這些年她乞討得來的錢，數了數，加上今天新得的兩文錢一共有五十

文錢了，哪怕自己餓著肚子撿果子吃也沒用過一個子兒。小乞丐滿足的笑，彎彎

的眼睛亮亮的。 



她掏出二十文錢，將瓦罐又藏好，進到城裡直奔成衣店鋪。 

店裡的夥計看見來了一個小乞丐，趕蒼蠅似的揮手，「滾滾滾，去別處要飯去！」 

小乞丐抬臉說道：「我是來買衣服的。」說著跨步走了進去。 

夥計不屑的瞥她一眼，輕蔑道：「買什麼衣服啊？」 

「就你們店裡最便宜的粗布夾襖給我來一套，保暖的靴子也來一雙。」 

眼見這破衣爛衫的乞丐從袖口摸出十個銅板，夥計立馬行動起來，蚊子再小也是

肉。 

店裡夥計包好了她要的衣裳，皮笑肉不笑的問道：「小哥還需要什麼？」 

小乞丐大人似的擺手，拎著包裹走了。 

她找了個無人的胡同，迅速將新買的衣服換上，又伸手將頭髮重新束了一遍，整

理好後她來到一處偏僻的街道，看著街道兩旁淒涼的鋪子直搖頭。果然啊，這裡

離繁華的主街遠，生意就不好。 

走到街道的盡頭就是民宅，在最裡面有一家門上掛了牌子，她聽人說這個房子是

一位謝阿婆和孫兒在居住，孫子讀書好，在縣裡的白鹿書院讀書，每月歸家一次，

房子是兩進的院子，門房兩間，帶一個小廚房，後面的院子是正屋，有一個大廚

房，現在要出租一進的門房。 

小乞丐輕輕的敲門。 

過了一會門開了，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走了出來。 

「我想租您的門房。」小乞丐翹起嘴角對謝阿婆說道。 

謝阿婆看著這個小少年瞇眼笑道：「哦？十文錢一個月。」 

小乞丐早就想好了，便和謝阿婆討價還價，價錢不變，但是生活用具都得提供，

被子枕頭、鍋碗瓢盆等。 

謝阿婆看著眼前十幾歲的小娃兒，瞧著談吐想來是大戶人家的孩子，只是不知何

故落魄至此。再者，她租房子也是為了有個伴，要不然也不能這般便宜，於是便

同意了，領著小乞丐進了院子。 

門房分為東西兩間，西屋上著鎖，謝阿婆開了東屋的門，告訴小乞丐要保持乾淨，

謝阿婆拿了房錢就要走。 

走到門口的時候似是想起什麼，轉身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小乞丐彎起的眼睛裡藏著一份憧憬，「我叫趙阿樂，就是同知縣大人一個姓的趙，

平安喜樂的樂。」 

謝阿婆點點頭，「叫我阿婆就行。」說完就走了。 

趙阿樂是小乞丐想了很久的名字，她不知道自己是誰，也不知道自己姓什麼，所

以她給自己起了一個很厲害的姓，知縣大人夠厲害了吧，所以她也要姓趙。 

至於叫阿樂是因為有一次乞討遇見一位抱著孩童的夫人，那位夫人拿著新買的撥

浪鼓逗娃娃，滿眼慈愛，一聲一聲的阿樂讓小乞丐駐足看了許久。 

阿樂將包裹放下，去燒了一大鍋熱水用來清洗身子。以前總是在河裡洗，如今用

上熱水了，在屋裡面清洗，還能穿上暖和的棉衣，簡直是不敢想像。 

阿樂洗完澡穿上衣服在床上滾了幾圈，舒服得想睡覺。 



躺了一會，她起身用帕子擦了擦半乾的頭髮。等頭髮乾了將其隨意盤在一起，插

上一根木棍做固定。 

阿樂望著鏡子裡的自己，膚色偏黃，臉上只有一點肉撐著，頭髮乾枯如草，整張

臉能看的怕是只有這雙眼睛了吧。 

阿樂見過許多大戶人家小姐，身上穿著淡雅的高腰襦裙，頭上插著嵌有寶石的簪

子，笑起來的時候用好看的帕子掩著，只留一雙帶著笑意的眼睛。 

她學小姐們用手捂著嘴笑，鏡子裡那人也捂著嘴笑，不過並沒有那麼賞心悅目罷

了。 

阿樂想，現在情況特殊，她就繼續當男子好了，反正自己身材長得瘦弱，外人也

看不出來自己是女娃。 

再者，雖現在民風開放，女子都可拋頭露面逛街擺攤，但是自己孤身一人，男子

身分更方便些。 

待頭髮乾透，她拎著舊衣物鎖好門出了院子，出城之後直奔老家茅草屋，到了之

後將剩餘的錢放在包裹裡緊緊貼身放著，舊衣服則在林子一棵紅果樹下埋了起來。 

一旁的空地上有個鼓起來的小墳包，阿樂走過去磕了幾個響頭，「師父，你在地

下有知一定要保佑我。」 

初冬，紅果樹上還留有二十幾個果子，其餘的都被阿樂餓的時候吃掉了，味道很

酸，吃完了牙都倒了。 

阿樂曾在鎮上看見有小攤販將紅果外面裹上一層糖漿，紅彤彤黃燦燦的看起來很

誘人，賣一文錢一串呢。 

阿樂也想做這個，所以早就留意這偏僻的地方哪裡有紅果樹，可惜這裡只有兩棵

樹，還是因為在林子深處沒有被人發現。 

她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灰，然後靈巧的爬上了樹，將果子全部摘下，用衣角兜著，

回到了茅草屋做了一個草籃子裝果子，又去買了兩文錢的糖回了宅子。 

到廚房裡燒火熬糖，等到糖漿咕嘟咕嘟泛著焦黃色後將串好的紅果飛速放入，旋

轉一圈拿出來，一串糖果子就成了。 

阿樂興奮的看著成品，喉嚨微動。她看街邊的攤販就是這樣做的，應該是成功了

吧？可是她沒有吃過糖果子，不知道味道到底是什麼樣。 

將糖鍋撤了火，拿著唯一的成品敲開了謝阿婆的房門。 

謝阿婆接過咬下一個，看著阿樂期待的眼睛給出了中肯的評價。 

「糖再熬一會，果子最好去掉裡面的籽，味道還不錯，再練練可以擺攤了。」謝

阿婆說完又吃了一個，「看在你小子這麼乖巧的分上，走，阿婆幫你看著火候。」 

阿樂高興極了，小跑著去將火又燒了起來，在謝阿婆的幫助下，阿樂總共做了八

串糖果子，每個紅果都包裹著甜蜜的糖衣，空氣中散發著甜甜的味道。 

她很靈巧的用謝阿婆給的乾稻草紮好了一個小號的草靶子，自己留下一串，剩下

七串糖果子都插在上頭，旋即出門去了。 

此時剛過晌午，逛街的、出門辦事的人都在繁華的街道上行走，街上賣什麼的都

有，用品吃食一應俱全。 



在離衙門不遠處的十字街口，李大將煎好的肉餅包裹好荷葉遞給客人，他瞥見新

來的小攤販正扶著草靶子賣力的推銷糖果子。 

「這位客人，您吃完肉餅之後吃一串糖果子最好不過，酸甜可口，增加食慾，知

縣大人每頓飯後都吃一串呢。」阿樂覺得，自己愛吃大人應該也喜歡吧，畢竟都

姓趙啊。 

靠著向買完肉餅的客人推銷，七串糖果子很快就賣完了，阿樂把最後一串糖果子

送給李大，作為擺攤第一天見面禮。 

李大約莫十七八的年紀，爽快的接下，說要拿回家給妹妹吃，回手就包了一個肉

餅給阿樂。 

阿樂有些不好意思，肉餅是兩文錢，糖果子才一文，可她嗅著肉餅散發的香氣，

還是沒忍住接過來狠狠咬了一大口，豬肉和蔥花混合在一起，散發的香氣是這樣

的迷人。 

一個肉餅吃罷，阿樂還幫李大剁了肉餡，兩人就這麼熟悉起來了，約定好第二天

再一起擺攤便各回各家了。 

 

 

連著幾天都有些飄雪，掉落的雪花打著旋掉到地上就化得無影無蹤。 

阿樂早早就起來收拾妥當，去廚房裡煮了糙米粥就著鹹菜吃了一碗。 

她這幾天掙了三十二文錢，扣掉買米麵菜和糖錢，現在手上加存款有五十三文。 

阿樂吃完漱口，糖果子不能做了，因為紅果已經沒了。 

她原本想找個酒樓幹些雜活掙點錢，可去了人家都嫌她瘦小不用她。 

阿樂瞇著眼睛望天，雪停了，天空碧藍碧藍的，又是一個好天氣，這麼好的天氣

好適合喝碗熱呼呼的湯啊。 

湯？阿樂想起來她在河邊抓魚烤著吃，後來吃膩了師父告訴她用瓦罐煮魚湯喝，

裡面加了一些野菜，能去除腥味，湯汁奶白，滋味鮮甜。 

師父就是帶著她生活的老乞丐，他雖然瞧著不著調，但是教她識字，還教她用手

邊的食材煮東西吃，簡單質樸的東西，往往能做出意想不到的美味。 

想到這裡，阿樂收拾一番出了城。 

城外地裡的野菜有很多，上面有些還結著透明的冰殼，阿樂摘好野菜放入草籃子

後來到河邊，河面已經開始結冰了，早就不能摸魚。 

她正盯著河面出神的時候一個石子砸到了她後腦杓上，阿樂回頭，是馬臉乞丐帶

著兩個小弟。 

馬臉看阿樂穿著乾淨整潔差點認不出，只是從背影看出來好像是總挨打的那個小

乞丐，沒想到真是他！ 

「喲，在哪裡發財了，怎麼不叫我們一起啊！」馬臉乞丐三人壞笑著逼近，想打

劫阿樂。 

阿樂心裡著急，面上不顯。 

「哦，你們幾個啊，我在等我家主子，他辦事回來經過這條官道，馬上就到了。」



阿樂強裝氣定神閒，挨打不怕，但怕被搶了懷裡的十文錢。 

說完她就朝著靠近河岸的官道上走。 

幾個乞丐被她這番話震住了，以為她真成了有錢人家的奴僕，心生退意。 

馬臉乞丐轉了轉眼珠子，厲聲道：「騙人，哪有讓一個小廝接人的？我見過都是

最少兩個！」 

阿樂暗道一聲糟糕，拔腿就往城裡跑，想著到人多的地方甩掉他們。 

然而這三個乞丐都比阿樂長得高大，跑得自然比阿樂快，沒跑多遠阿樂就被抓住

了。 

兩個小弟一左一右架著阿樂的胳膊，馬臉乞丐上去搧了阿樂一巴掌，疼得阿樂直

齜牙。 

「跑啊，接著跑，看你能跑哪裡去。」他得意的看著阿樂，「說吧，哪偷的衣服？」 

阿樂用舌頭舔了舔嘴唇，垂著眸子不吭聲，想著逃脫的辦法。 

馬臉乞丐不多廢話，上去就要扒阿樂的衣服，這身衣服看著不錯，打算留下來自

己穿。 

阿樂看著馬臉乞丐越離越近，猛的往前一衝，腦袋狠狠撞在馬臉乞丐心窩子上，

疼痛讓他哎喲哎喲直罵娘。 

他一手捂著胸口揉了幾下，隨即惡狠狠地拽著阿樂頭髮用力的往地上磕，阿樂手

被束縛著，沒辦法阻擋，心想完了，本就長得不美，這下可好，臉上的坑怕是要

比李大還多。 

就在這時，官道上響起馬蹄聲，馬臉乞丐聽見聲音停住了動作，阿樂抬起頭，眼

睛瞥見遠處一個穿著黑靴的人騎馬逼近。 

幾個乞丐見官道上真的有人來都有些害怕，馬臉乞丐叫聲倒楣，以為阿樂果然成

了家奴，趕緊鬆開她就跑，比追她的時候還要快。 

阿樂沒了束縛，只見來人由遠及近，穿著墨青色的袍子，嘴唇微抿，俊朗的臉上

面無表情。 

那人很快就來到阿樂身前，沒有一絲停留，眼睛都不曾瞥向阿樂的方向，騎著馬

跑遠了。 

阿樂站在原地，望著遠去的身影，小聲說了句，「謝謝。」 

一陣風吹來，樹上的枯葉隨風搖曳著，最後落在了地上，阿樂看著那幾片樹葉，

嘴角扯了一下就踩過去走了。 

前幾日下雪，溫度也降低了，阿樂回家換了件更厚一點的襖子，是謝阿婆孫兒穿

小了的，阿樂一點都不嫌棄，美滋滋的穿上就出了門去找李大。 

阿樂提出要和李大合夥一起幹，加蓋一個棚子，多置辦四張桌子，阿樂賣骨湯麵，

李大還是賣肉餅，再加上點素餡的，攤子費用一人一半，吃食上也算互補。 

李大想了想覺得這提議甚好，兩人就準備開來。 

 

過兩日，東西準備妥當，天沒亮阿樂就和李大一起支起了攤子。把剁好的骨頭扔

到鍋裡，只放了一點野菜和鹽調味，用中火慢慢的燉，直到奶白色的湯沸騰起來



的時候再撒上一點糖提味，麵條是現擀的，這樣出鍋的時候還能保持彈滑勁道。 

早市的生意很好，阿樂忙得不可開交，等最後一位客人走後，阿樂煮了兩碗麵，

上面撒些蔥花和李大一起吃。 

李大吸溜吸溜吃著麵條喝著湯，覺得阿樂可真厲害，簡簡單單一碗麵能這麼好吃，

麵條勁道，湯汁醇香，配著肉餅吃也不會覺得膩。 

吃完一碗，李大還想喝碗湯，這時候攤子來人了。 

「來碗麵，兩個肉餅。」 

阿樂正低頭收拾東西，聽見客人的話趕忙應下，做好麵端過去，一看來人竟是那

日的公子。 

阿樂將吃食放到桌上，輕聲道：「客人慢用。」 

那人抬頭看阿樂一眼，並不說話，三兩口吃完了飯將幾文錢放在桌子上便離開了。 

李大湊過來說道：「阿樂，你可知他是誰？」 

阿樂搖頭，納罕道：「你知道？」 

「當然，他是去年剛上任的知縣大人，瞧瞧，如今不過十八歲，真是年輕有為。」

李大嘖嘖幾聲，又道：「上任時候轟動了整個縣呢，路上的小媳婦看見都紅了臉，

就是不愛笑，跟冰山似的，你沒見過嗎？」 

阿樂點頭又搖頭，她才來武陵縣沒多久，哪裡認得，只是聽人說知縣姓趙，公正

無私，厲害得很。 

阿樂以前為自己姓趙沾沾自喜，現在不了，她有點後悔取這個姓，謫仙似的人物，

哪能和自己有一點點關聯呢。 

「你可知為何大人還未訂親？」李大問阿樂，眼裡放光，像極了來攤前討食的小

狗。 

阿樂無奈，配合著搖頭，「不知，這等私事你是如何知曉的？」 

李大挺起胸脯，頗為自豪的說道：「我老娘認識大人家掃灑的姜婆子，那婆子去

我家喝酒，醉後吐露出來的。」 

他又離阿樂近一些，瞧著路上沒人注意這裡才低聲道：「據說大人之前定了兩門

親事，結果沒過門都嚥了氣，連帶著老娘急火攻心，沒多久便去了。這情況哪有

女兒家敢嫁！可惜了，白白長了一副好皮囊。」 

阿樂聽完心情有些微妙，並不言語，只是揉麵的手又用力了些，揉麵板子都在抖，

李大以為她不愛聽這等八卦，便不敢多和她閒話了。 

收了攤後，阿樂洗漱好趴在床上算今天的盈利，去掉成本今天掙了十五文錢，那

兩個多月豈不是就能掙上一兩銀子了？ 

這可是好大的一筆錢財！ 

阿樂忍不住笑出聲，笑著笑著又想到了趙大人，她翻身趴在枕頭上，趙大人長得

好，還是個當官的，怎的就這樣命不好。 

自那天後，阿樂的攤子上偶爾能被趙大人光顧，有時候是早市，有時候是晚市，

每次來都是固定的一碗湯麵，兩個肉餅，默默的吃，吃完把錢放在桌子上就走。 

阿樂每次都悄悄的看幾眼趙大人的背影，他似乎偏愛暗色的袍子，尤其是暗青色，



這等顏色穿在他身上越發顯得他氣質清冷，生人勿近。 

 

 

臘月二十過後，街上的人少了許多。 

二十八日早上是阿樂最後一天賣早市，準備的東西也少，早早的賣完準備回家。 

趙大人來了，可是最後一份麵賣光了，阿樂洗乾淨手，用李大剩下的一點肉餡和

麵捏了幾個餛飩下了鍋，出鍋又滴了一點醋端到了桌子上。 

「大人，今日東西都沒了，這碗餛飩是請您的。我們從明日起就休息了，過完年

初七再開門。」 

趙涵江點點頭，吃起了餛飩。 

看著大人吃完了餛飩喝完了湯，不出意外，又在袖子裡排出幾枚銅錢放到桌子上

離開了。 

阿樂示意李大去收錢，她不要，只是出了一碗湯而已。 

李大和阿樂相處久了，知道阿樂的性子，也不多推托就收下了。 

收拾好攤子後李大問阿樂要不要去他家過年，人多也熱鬧些。 

阿樂從來都沒有和其他人在一起度過節日，師父死後她獨自一人習慣了，就謝絕

李大回家了。 

進了院子裡瞧見有個少年在劈柴，穿著圓領青衫，袖子擼得高高的，長相白淨清

秀，一看就是讀書人。 

阿樂思忖著這應該就是謝阿婆的孫子，在書院讀書的謝安了，之前謝安也回來過

幾次，只是阿樂早出晚歸未遇見。 

阿樂對於能識文斷字的人帶有一份欽佩，她想，來年自己也要好好學習，總得將

自己的名字寫得漂亮。 

「謝小哥書院功課繁忙，劈柴的事交給我就行。」阿樂放下東西走上前說道。 

謝安聞聲抬頭對著阿樂一笑，忙不迭的說道：「平日裡祖母有你照看，謝某不勝

感激，近日書院休假，想著多給祖母幹點活，小哥你也多休息，柴劈好了，你用

自來取就是。」說話間已經將劈好的柴擺放整齊。 

阿樂道了謝，出於心裡的渴望和好奇，向謝安詢問了許多關於書院學習的事情。 

謝安對於這個祖母念叨過的租客印象很好，便耐心的一一解答，末了說道：「你

想學習嗎？我祖母識字，你可以問問祖母願不願意教你。」 

阿樂聽了這話心中一動，自己現在忙於掙錢，只有早晚有時間，不能去學堂，又

請不起教書先生，謝阿婆如果願意教自己的話那就太好了。 

 


